
我记得在江苏列车抗震
医疗队中，我们盐城四家医

院一共去了 17个人，包括东
台医院、建湖医院、盐城县人
民医院（!"#$%）和我
们医院。

我们是1976年8月2号
从南京西站上车的，当时一列
火车的 20节车厢全是空的。

车上只有我们 17个医务人
员，此外就是由20名列车员
组成的青年突击队。我们走到
天津以后问路，说走北路，北
路走不通，又换东路走，结果
说塘沽大桥不行了，前方铁轨
下陷一米多，铁路官兵正在忙

着抢修。一个多小时后，火车
终于通过了。到了丰润县又停
了下来，说前面堵了。就这样
走走停停，4号才到目的地丰
南县。

那个县城震得一塌糊涂，
我们不敢耽误，赶紧装运伤

员。担架太宽，抬不进去，就从
车窗里抬进去，一列火车就这
样装了不到600人，70%是骨
科病人，而且多数是重伤。上
了车首先要给他们进行临时
固定，打石膏，我们17个人一
起上，从车前打到后面，整整

忙了三个多小时。

我们把伤员送到北京，说
北京也要地震，于是又往西

开，一直到 7号凌晨，总算到
了陕西西安。把病人再从车窗
里抬出来，赶紧回头。还是原
班人马，还到原地拉伤员，第
二批不到 600人又被送到了
宝鸡。

宝鸡接应我们的军代表
说，可以安排洗把澡，大家高

兴坏了！那几天火车里真是
热死了，大家这些天和衣睡，
和衣坐。车厢里的温度差不
多在40摄氏度以上。到最后
实在没办法，大家都在三角
裤外面罩个工作服。那夜去
浴室洗澡，大家走到浴室门

口，发现门口的值班人员还
穿着黄大衣。原来当地温差
很大，我们一直忙上忙下，都
没感觉到。

后来我们又送了一批伤
员到宝鸡，加起来我们专列一
共运送了 1700多名唐山伤

员。当时不论列车医疗队到哪
个站，军代表与地方老百姓都
会在火车站迎接，给我们猪
肉、干粮、黄瓜冬瓜等。但我们
医务人员是不准拿老百姓任
何东西的，大家一概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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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京组织的医疗
队共有 100多人。我刚从

部队转业到南京一院就被
派出了。我们7月29号出
发，到那以后就在唐山郊区
玉田县驻扎下来。没地方睡
觉，我们就睡自己带去的帐
篷。因为伤员太多，我们在

那一个多月，没睡过一个整
觉，偶尔打个盹就不错了。伤

员大部分是骨折，我们从南京
带来的器械药品，基本上用掉
了。鼓楼医院去的几个骨科医
生特别忙，遇到重伤的，就在
自己搭的简易担架上给他们
做手术。

我当时是南京医疗队的
指导员，主要负责做队员们的

思想工作，但那时候大家都是
拼命地干，没有谁需要做思想
工作，所以我这个指导员的工
作还是去救治病人。到那没多
久，因为苍蝇多，卫生情况不
好，七成以上的医疗队员都得

了瘌痢，但这一点没影响工
作，有的医生高烧 40度了还

在抢救病人。多数年轻人体质
好，在那边治疗三四天也就好
了。而我一直到回南京时还没
好，又带出了角膜炎，到八一
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好。

那次我们医院一共派
出3个人，另外两名医生已

经不在了。
我们从常州上火车往

南京走。我觉得很自豪，因
为一个单位只派3个人，能
选到我是很光荣的。

我们整个常州派出的
人不超过40人，跟着全省

的大部队一起走。火车上非
常挤，有的人睡到行李架上
去了，我干脆睡到座位底
下。我们29号出发，到了天

津杨村站时，知道前面铁路不
通了，就转向去北京。我们乘

坐部队的军用卡车去唐山。那
卡车实在太挤了！我只能一只
脚站在车上，另一只脚在车外
面，就那样捱到天亮。

我们的医疗点定在丰润
县。到那以后，每个人都脏得
不能看。我们找到一个小池

塘，那水脏啊，比黄河水还要
黄。可是男男女女十几个人
实在受不了了，就冲下去洗
了一把。

晚上睡觉，那么多人共用
一顶帐篷，撑起来不到30个

平方米。我们在中间拉了个帘
子，一边女一边男。地上没东
西铺，我们就出去找麦秸。那
麦秸里都生虫了，一天下来大
家浑身都是疙瘩。半夜起来方
便，我不好意思挨着帐篷，就
走到小树林里去。那时胆子真

大，一个人就摸黑过去了。
为了让我们把全部精力

都投入到救治中去，当地安排
了两个人给我们做饭，每天都

是土豆炒肉片，还有烙饼。从
田里拔一把葱，往饼里一夹就

吃了。开头两天，吃饭时还能
感觉到余震，但那烙饼太好吃
了，大家都顾不上怕。

我们每两人一个医疗队，
背着药箱挨户救治，一路上横
七竖八的全是死尸，活着的人
也是惊魂未定。不仅要给他们

治病，还要做心理疏导工作。
一个月以后，救治工作完

成，我都不想回来了，真的就
想扎根那里奉献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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